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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记递钞c三，
■石舒清

2013年2月12日 星期二晴

每年年关刚过，南门那里都会有书市，像赶庙

会似的。并没有什么好书，但还是要去看看。即使

只为了了一个心思，也要去看看的。

坐BRTl路，去了南门卖书的地方。书摊不少，

好书不多。有一套《王蒙选集》，品相很好，但摊主

要六十元，贵了一些，没买。明天还是买来吧。很高

兴的是买到了一套两卷本的《中国监狱史汇编》，

从秦一直选到民国直到延安时期。群众出版社

1988年版。监狱里的人生总是特别的人生吧。可

惜多系监狱条例，而少人事。于我而言，如同求车

而得其辙了。但还是高兴，看看历代监规的同异之

处也是很有意思的吧。在同一个书摊上还买到莫

言的《蛙》和曾杏绯出于1994年的一本画册。曾老

太太的画我还是很喜欢的。老人家的画有生机有

品位，是一般情怀不良的画家不可以比的。在小马

的书摊上收到一本1953年版的《哈吉·穆拉特》，

刘辽逸译，有精美插图，应该是非常难得的版本。

在另一个书摊上还收到十余本《文教资料简报》，

一本一块钱。很好的资料书，有许多值得一看的资

料，是由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编辑的内部

刊物。这书并不摆在书摊上，那摊主大概知道我的

兴趣所在，问有这样的书我要否，我当然要的，他

才从一个小包里拿出来。看来他不是作为宝贝秘

而不宣，而是觉得不好意思拿出来吧。他一定是当

破烂收来的。在我手里可就成宝贝了。在小马的书

摊上还看到一册很是精美的《穆罕买斯》，林松译，

看了看译文，好像一般，缺少神秘感和深刻性，而

原文一定与这两样的。林松先生是温婉和煦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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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易译出精深的一面吧。

2013年2月13日 星期三睛

起床很晚。起床后修改给甘肃画家杨立强写

的文章，总还是鼓吹文字吧，只能如此而已了。

这两天总梦见被恶狗追咬，好像一连梦到几

次了。我需谨慎一些，免得与什么人龃龉起来，弄

得自己一身臊臭。我还是缺乏战斗的手段和心情

的。苟安而已。能安则安，不能安时，则以躲为上。

一躲了之。昨晚梦见从哪里回来，忽然凭空地看见

一只恶狗疯了似的向我扑来。我觉得它实在是有

些小题大做了，我和任何人之间没有暴怒到如此

程度的仇怨的。但是来不及多想，得做好应战准

备。手里没有什么可以抵御的东西，匆忙间我脱下

自己的单衫子来，向它抽打着，但似乎并没什么防

御的能力，眼看着狗就要咬到我了，吓得我惊醒

来。觉得周围的空气是那样的异样，正像危险刚刚

过去那样的感觉。又梦见我们在考什么试，都是一

些很没有意思的考题，我却是没有答好。我总是考

不好试在梦里。

昨天早晨和黄昏都得到一个好像是从国外来

的电话，号码上能看得出来的，前面三个零。我想

可能是陈大爷吧。陈大爷前些年和我多有联系的。

他资助着很多我老家的学生，通过我们的教主。我

代教主和他通着信息。是一个很好的老人，儿女都

在美国，他们老两口也随同去美国了，有时候会打

一个电话过来。但昨天的电话我却没有接，我不知

接到电话我该说什么。但这样子肯定是很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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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了一个老人的心愿。我是习惯于尽量不要多事

的人。

午后和白草联系，去了南门旧书摊那里。白草

的母亲刚刚归真，这使我看到他的憔悴。呜呼，世

竟有无母之人，记不得这是谁的感慨了，但这感慨

之深，却是难以忘记的。在小马的书摊上收到一大

堆旧书，多系五十年代版本。还收到一本关于海原

大地震方面的书。家乡的那次大震，作为一个写作

的人，好像总有未尽之愿。我总该就此写出点什么

来才是。又看到那套昨天就看过了的《王蒙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四卷。依然要价六十

元，昨天就是这个价，觉得贵了。今天去，担心书没

了，书还在的。你要那样高的价卖不出去嘛，今天

是不是应该降降价了?不降，还是那个价。后来费

了许多口舌，这才少了五块钱。这已不是少不少钱

的问题了，我觉得应该杀杀摊主的威风了，不能让

他这样的说一不二。买卖买卖，总得说道说道的，

总得有要有还的，不然就只有一个字，而不会有两

个字。买了这套书，实际上还是很高兴的，觉得是

个收获。五十五元钱，在今天只能吃一顿很一般的

饭吧，能买二斤牛肉罢了。

2013年2月14日 星期四晴

时光迅疾，好像什么也来不及做似的。这样的

时候，就不要打算做大事，要从小事做起。不要同

时做多件事，而是要静下心来做·件事。但是心好

像被蛊惑了，心里总有一种人去屋空杯盘狼藉的

感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间老屋子，人们出

出进进。都自称为这里的主人。

昨天买到一本关于海原大地震的书，其实书

中的史料也并没有多少。不论谁去搞调查，也总是

找出那几个震后的幸存者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

倒像是道听途说来的。其实所谓幸存者，大震时不

过三五岁的光景，能说得一些什么呢?不过是唱唱

“摇摇摆”的歌子罢了。但对于我的家乡来说，这无

疑是百千年来最大的事情。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总

是对家乡的这件大事有相当的兴趣，想着总要就

此写一篇什么才是，不然真是枉为了一个写作者。

要留心这方面的事。记得莫言曾经引用过一句话，

道是：素材是我用来挂取小说的钉子。始终要清楚

的一点是，什么时候也不能把展示素材作为目的

来写小说。素材只是为我所用而已。作者是万军之

帅，素材只是兵马粮草而已。有人可以以少胜多，

有人可以以弱胜强，这都显示了领兵者的重要而

不是兵马的重要。好的作家和好的帅才一样，可以

点石成金，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一个叫马德祥的老人，也是大震的幸存者，他

描述当时的情景说，地震时，他的父亲正在炕上做

皮货，情急之下，用自已的身体把他护住，但是没

有护他的姐姐，他的父亲因此被打折了三根肋巴

骨，他也因此得救了，但是他的姐姐却受了伤，也

不痛也不痒，但是第二天早上却气走了(去世之

意)。这一段是叫人难忘的。县上一个妇人的丈夫

地震中打坏了，留下了一个女儿，马德祥爷儿俩倒

插门到那妇人家里，爷儿俩娶了那娘儿俩。这是特

殊时期的特殊婚姻。

中午，回父母那里去了。母亲和妹妹不在家，父

亲牢骚说，又去给母亲买围巾了。妹妹和母亲是特

别亲的关系，这一点使我格外欣慰。父亲害怕过分

地享受生活，比如买了奶子给他喝，他会说，我不会

惯这个毛病的。父亲主动地把自己限制在一定的范

围之内。比如父亲忽然间当了皇帝，他怎么安排他

的生活呢?妹妹买了一个包，五百元，父亲全然不能

理解，一个包这样贵，用它来装什么呢?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饮，父亲完全是这样的生活态度。在惜福

中生活，心总是裕余的吧，这其实并无什么不好。

一会儿母亲和妹妹回来，没有买到围巾，说是

店门没开。过两天我带母亲去买吧。必须给母亲买

到她喜欢的围巾，一领围巾能有多少钱呢?妹妹回

来后又要出去，因要给她的女儿赛赛配眼镜，我因

为牵挂着旧书摊，也想同去。于是就去了。我骑着

自行车，戴着很笨的手套，不便握住车把似的。在

老王的书摊上买到一本《中国古代格言选》，精装

本，1988年版。很好的书。老王两口子、女婿小吴，

都在书摊上的，一般来说，老王翁婿的心都比较轻

的，心重的是老王的女人，那个高个子的心态年轻

的老女人，我总是不愿在她跟前买书，但她在家里

又显然有着决定一切的权力，老王和他的女婿小

吴都好像有些惧她。果然我向小吴问价时，小吴向

着岳母的方向努努嘴，我就看到那高个子女人像

专栏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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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刚刚削开的铅笔那样子走过来。我心里不快，也

只好给她看，是人家的书嘛，咱们没有选择卖主的

权利的。那女人照旧把书在手，像个行家那样看几

看，我想，她一定要讨二十块了，要是她讨二十块，

那么就回她十五块，若是成交，皆大欢喜，若十五

不卖，就忍痛不买了。不能惯这女人的毛病。没想

到她一开口，却只要了十二块。我爽快地答应了。

我的爽快使她诧异，立即明白是给我卖得便宜了。

显得措手不及的样子。这时候，反而是老王和小吴

一再埋怨说，她不会卖书，小吴说，刚刚有人给了

十五块，也没有卖。那女人却是强势的，虽然自知

理亏，虽然心里后悔，口头上却是不饶那翁婿俩

的，还击似的说，我知道，我是卖给小田，才卖那么

便宜。好像又是在看了我的面子，实际上是她判断

错了。她却不认这个错。我觉得我得帮她一下，其

实她也是不需要帮的，家里的那两个男人是奈何

不了她的，但我觉得我得使她心里平衡一些。于是

说，十二块是一个公道的价，并不便宜的。虽然阳

光不错，但是觉得冷。风很硬。迎风骑车时，用力踩

车子，也骑不快。

从父母那里出来，表弟里木和我一同出来，站

在那里陪我等106公交车。表弟来给我儿子补课，

却租房子住着。他喜欢一个人呆着。大学刚刚毕

业。他不说什么时，好像总是在一种很深的沉思

中。现在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他主动和我谈起我

儿子的事来，说他的基础差，又不好学，找人来补，

益处不大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当孩子自己不努力

时，别人是鼓不上劲的。

回家来上网，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诗人雷抒

雁先生昨天夜里去世了。我上鲁院的时候，雷先生

是我们的院长。一次为什么事还去过他的办公室。

这几年他多次来宁夏，然而我一次也没有见过。我

总是很格色的人。前几年就听说雷先生得了癌症，

是温亚军告诉我的，说是正在住院。但此后总是见

到雷老师出席各种文学活动，就以为会出现奇迹，

他的病会好转起来，不料却传来这消息。雷抒雁先

生一路好走。看了冰心先生给《穆斯林的葬礼》国

际版写的序，写得真好。这是有感情有见地的序

文，老先生果然好手笔，不可以小觑和妄言的，之

所以出言如此，是因为我确实说过关于冰心先生

不好的话。那也是因为我看了她的某些文章，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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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因而说出的吧。

2013年2月15日 星期五晴

昨夜做很恶的梦，梦纠缠着，似乎不甘心将我

从梦里放脱。梦见精神失常者的固执。梦见我包里

背着一颗人头暗中兜售着，好像是八万元卖出去

了。总之恶梦很是影响人的精神，使人的精神成为

脆弱的。

妹妹今天回家。到车站去送她和两个外甥女。

拿着一本书。不方便在车上看。这样的句子过目

难忘：

大文弥朴，质有余也。

——扬雄《法言·词神》

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

——李之仪《跋山谷书摩诘诗》

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

——文天祥《集杜诗·自序》

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

——戴复古《论诗十绝》

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曹雪芹语

此语虽早熟悉，但还是愿意再三重复，以便使

自己在这一点多有领会和实践：

词句究竟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

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诗之至处⋯⋯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

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

——叶燮《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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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6日 星期六晴

夜里梦见自己去理发。一个女子，给我理了几

剪子，忽然像是有事那样离开了，好久不见再出

来。理发店里很多人。我求其他人给我理理，但没

有人答应。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的头理了一半，

不便离开，只好等候原地。心里是很着恼的。又梦

见自己从某家出来，正好遇到主人，他本来还对我

客气，听说我私自进入了他家时，即变了脸色，好

像我拿了他家的什么似的。后来好像得知我就是

乡里传言的那个写书的人，就对我客气起来，拿出

一本祖传的老书给我看。我也看不大懂。

就是这样的一些乱梦。

午后回父母那里看了看。拿了查晓原新拍的

片子《宽恕》给老人看，我也睡在沙发上看着。但是

睡着了，醒来一头的汗。感冒了，出出汗也是好的。

查的这个新片，从感染力上来说，不及《两个

人的村庄》和《虎虎》。但是背景却更宏大，分量也

更重一些。片子讲述的事发生在“极左”时代，一个

基干民兵营长随意诬陷好人，仅一个大队，就被他

弄出了五十多个反革命分子，其中有被枪毙者。而

村民们对什么是反革命很感茫然，正像片中的一

个人说的，人家说X X叛乱就应承个X X叛乱，

说X X叛乱就应承个X X叛乱，其实什么也不清

楚的。人家把材料整好了，喊着说，来，把指印按

上。乱麻麻的字，认得的只是自己的名字，就在自

己的名字上按上手印。时过境迁，人都老了，回想

往事，不免忏悔，于是那个时任营长的入就找到这

些受害者，想在自己辞世前取得他们的原谅。

其实追根究底，给人们带来不幸的并非“营长

们”，“营长们”不过是一些品行低劣的执行者而

已，最应该忏悔的也应该不是他们，这是一笔复杂

的账，从来就没有好好算过。但百姓们良心未泯，

私下里算着这样的账，算着和自己有关的部分，想

把自己从罪孽的泥坑里救出来。

2013年2月17日 星期日 晴

午后，和老婆带女儿去买衣服。女儿因为瘦小

的缘故，衣服不好买。老城、新城都转了，勉强买到

一身牛仔衣。我们虽然在城里十多年了，但是不知

为什么，总还是显得土气。我给女儿开玩笑说，好

像别人是苹果，而我们只是土豆。

有很贵的衣服。其实衣服不必选贵的，或者说

人没必要穿太贵的衣服。穿太贵衣服的人，其精神

世界一定多少是有些问题的。这和给劣马配好鞍

子一个道理。马好不在鞍子，人的分量也绝不体现

在服饰上。比如服装模特，是最会穿衣服的人，然

而也只是服装模特而已。人们会觉得他们的一切

好都在表面上，虽然也好，然而是表面上的好。

买衣服时，一个售货员问我们是哪里人，原来

她也是海原人，但是看起来很洋气，若不开口，若

不自己承认，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她长得好看的缘

故，说家乡话时，使家乡话别有了一种味道。在他

乡遇到认不出来了的老乡时，印象会更加的深刻

一必。

2013年2月21日 星期四晴

昨天写发言稿，是关于《穆斯林的葬礼》改编

为电视剧的。写得还算认真吧，但是这部小说我却

没有完全看过。就看过的片断而言，文字距离经典

文学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也不错。近三十年过

去，依然是可以读的作品，这就不易。作者写这部

作品的时候，年龄比我现在还要年轻些，她的修养

是我远不及的。她的问题在于，还是过于文艺化了

一些，而我现在更喜欢生活化一些。

昨晚二连襟、五连襟夫妇来我家，听到门铃

响，有些不耐烦，但是见到他们后又感到很是亲

切。我就是这样，对孤独和热闹都是喜欢的。但是

身在一面时，即拒绝着另一面。大家很容易认假为

真，人云亦云，没有人来究查其实。而究查其实也

是需要能力的，需要有专业的眼光和不俗的情怀。

送走连襟们，开始睡前的读书，读到一则民间

故事，是由著名民间艺术家孙剑冰先生采写的。很

有意思。孙先生是从一个叫孙贵的木匠那里采写

来的，然而没有采写完整。孙木匠一边给人做木

活，一边讲故事，孙剑冰先生就在一边记着。但是

孙木匠说得太过投入了，竟将木头改错了一寸，使

得主家很不高兴。故事也因此没有再讲下去。等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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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当完近二十年“右派”再去寻孙木匠讲时，孙

木匠已经不在世了，而由村里的另一人来讲，故事

已经被讲成了另一个面目，而且讲得很不精彩。这

使得错失良机的孙先生引为憾事。这个过程很好，

有许多令人感慨的东西，可以写一篇小说的。写小

说就是写感慨。拟再找两三个民间故事，写一组这

方面的小说。

2013年2月22日 星期五晴

起床甚晚。昨天上午去出版社买了二十本自

己的书。然后趁便去了海宝旧书摊。

买到一本好书《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

1956年版，为此书第三卷，内容为“光绪朝中日交

涉史料”，故宫博物院编。当时印数只三千册，算是

稀见之书了。摊主要价五十块，折去一半，二十五

块买来，品相也还好的。是要认真一读的书，可惜

只有其中一卷。但交涉史料，最是有可看处。因交

涉必有迂回和火花，要留心这样迂回和火花的地

方。史料后面总有很多曲折幽深的心思，是需要好

好揣摩的。还收到一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

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打头的就是舒芜的告

密资料，把多年来胡风写给他的信分门别类，巧加

罗织，终于造成了祸及千万人的文字大狱。舒芜其

人，也有一死。奈何做事如此下作。然此人下作，也

是看准了风向，投人所好而已。书无疑是好书，只是

品相太差，是需要好好收拾一下的。

邮购到希姆博尔斯卡的诗集一部，是由台湾

译家译的，但是感觉一般，没有先前读过的那个译

本好，那个译本的译者好像是林洪亮先生。

2013年2月23日 星期六睛

流水账记今日事。昨夜，看书很晚才睡。

读民间文学家孙剑冰先生采写的一本故事集

《天牛郎配夫妻》，很有意思。这才是了不起的民间

文学家。孙先生在书后写了一篇文章，是专谈如何

收集这些故事的，有许多收集故事的方法是可资

民间文学收集者借鉴的。行行出状元，孙先生是民

间文学方面的状元了。比如他说到在农村，因为种

种原因，一些真正会讲故事的人大家未必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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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些被大家认为会讲故事的人，其实却未必真

会讲故事的。孙先生就说到一些破落子弟，流落乡

间，旧书多少看得几册的，比如《封神演义》《杨家

将》等，多少会说几句的，但是他们始终和老百姓

的生活没有接连起来，他们的故事是从书面上来

的，而不是从口耳相传中来的，不是从泥土中来

的，也未必会讲。因多识得几个字，看得几页书，就

让庄户人认为他是会讲故事的了。其实这样的故

事，只要会认字的，都可以看到，而且要强过他的

讲述的。而有些人，比如一些没有什么地位的人或

者不便出头露面的女人，他们本来是很有讲故事

的天赋的，也听到过一些老人讲过的故事，却没有

机会一展身手，这些都需要采集者一是要明了实

情，二是要善于用好的方法诱使那些真正会讲故

事的人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

孙先生就写到一个小媳妇。她原本是很会唱

山歌的，但是她不唱，在人多的场合，她流露出对

这个事件感兴趣的样子，但是让她唱，却推说不

会。看样子她却是会的，只是不得已才不唱而已。

后来才打听到她之所以不唱，是因为她的大伯子

在场，而她的丈夫性格懦弱，在她的家里，她的大

伯子对他们一家是有着某种威压感的。知道了这内

情，于是一天，孙先生就使一个唱歌最积极的老太

太，把这女人和另一女人约到老太太家里，在一个

封闭的相对安全的无压力的环境中，这个小媳妇果

然唱起来了。唱了很多。内行看门道，所以无论什么

事，听内行说话，总会给人特别的教益和启发。

我拟把其中的一个民间故事改作小说。这个

故事无疑也是很小说化的。

另外看了井上靖先生写匈奴的一个短篇小

说，井上先生的小说我是非常之喜欢的。井上先生

借用中国题材写了不少小说，而且写得很好，可见

只要有写作的能力，间接的材料完全是可以写出

好作品来的。

今天女儿去西安上学，因此得回去和女儿坐坐。

上午说好要去海宝旧书摊给同学马云《一朝

县令》，我提前去了，以便她来之前我有时间看看

旧书。刚到书摊上，那个常常会收到一些老旧资料

的人便上来问我，有一封老信，想不想看。原来是

“文革”期间，一个老人因儿子受难，写给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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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还有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回信等，是不错的史

料。只是他要八十元，使我觉得贵了，没拿。心里总

还是惦记着，明天再去看看吧。还有一个人手里有

两大包“文革”后期的一些平反材料，大概有十几

个人的资料吧。要三百元，觉得贵了，没要。其实若

是做这方面研究的，就不会过于计较贵贱。老刘的

书摊上有厚厚一摞八十年代宁夏出版社的用稿或

退稿信，其中竟有金庸的信，但显然是复写件。而

且所有的信都被水浸泡过了，许多字迹已看不清

了。我还是挑了一些。其中有沙叶新、王拾遗等人

的信。虽被水泡过，但还是可以收来作为某种资料

的。退稿后还写退稿信，现在早没有这样的事情

了。有诗人木斧写给出版社的一封信，是说要买自

己的书，而且是要精装本，要七百本，这真是不算

少了，而且这也是现在的出版社最乐意听到的消

息，但是在木斧先生的信上，却旁批着这样一句

“此事与我部门无关”，看来那时候的编辑只管编

稿，不必理会创收不创收的。现在的编辑却成了自

产自销者。在小王的书摊上收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死屋手记》，这书我有过一本的，记得是从海原

中学的图书室里借来，没再归还，而是以高价赔偿

的方式据为己有。今天见到的一本显然版本不同，

而且品相很好。这是我喜欢的书，多买一本也是有

必要的。小白还以十块钱的便宜价钱卖与我一本

《海子诗歌全集》，厚厚一册，精装本，标价八十八

元，拿在手里像拿了一块砖头。这书得有一本的。

但是比较于海子的诗，我更喜欢顾城的。还收到闵

生裕的一幅团扇书法。

下午一家人到火车站送女儿去西安上学，女

儿照旧哭哭啼啼的，知道她主要还是牵挂着奶奶。

2013年2月27日 星期三晴

曹用兄约我今天去看某某某在银川的画展。很

愁去，害怕人事上的招呼。但是已经答应他了，就不

得不去。后来想，还是不去了吧。就找出托辞，说人

家没有叫我，主动寻上门去，会不会使双方为难，比

如是否让人家觉得我是要画来的。实在是借口了，

但曹用这个人的好处是从不为难人，虽然他自己热

心帮朋友的忙，几乎很少拒绝过朋友的请托，但朋

友推掉他的所请时，他却常常显得通情达理。果然

短信给他发过去后，他就没有再勉强我同去。

申霞艳来信，说她的稿子是专为一家刊物写

的，是约稿，不能发第二家的，希望《朔方》最好能将

她的稿子撤下来。给梦也说了原委，也就撤下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申发来一篇她的

访问记，是访问《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老先

生的。因金先生的性格特别的原因，采访记写得很

精彩。也还写到当时的一些关键性人物，像周恩

来、江青等，因此这篇文章还有着史料的价值。当

时推荐给梦也看了，希望在他们的刊物《朔方》上

发一下。他们也觉得稿子不错，拟在他们的刊物上

发了。但申霞艳知悉后却不同意，认为预先约这稿

子的《作品与争鸣》会不高兴。一件好事，也可能办

砸。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有些作者，写了稿子，发

不掉，有些作者，写了稿子，却是多家来抢。

中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看一本叫《伴驾生涯》的书，李国雄口述，王庆

祥撰写。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李国雄系末代皇帝溥仪的侍卫，前后侍奉溥

仪达三十三年之久，不能说对溥仪不熟悉了。

溥仪这个人，作为一个人，是足供端详和揣摩

的。我买到关于他的书已有多部，这一本也是很有

意思的。其中有许多小细节令人难忘，比如溥仪不

能人事，就使得他的皇后和几个妃子不能安分。皇

后竟与人私通，生下孩子。

其中写到这样一个小细节，说是一个叫李体

玉的侍从，“人很精明”“心眼花花”，所谓“心眼花

花”，就是说他习惯于拈花惹草，早就引起溥仪的

怀疑了。一天早上，溥仪带着几个侍从在药库里翻

腾东西，这时候李体玉忽然走了进来，别人还没有

发现什么，溥仪却已经看见了，问他的嘴上怎么

了，原来李体玉的嘴上竟然有口红的痕迹，显然是

偷情所致。李体玉急中生智，忙说，他的嘴唇近来

有些发干，因此涂点口红，好让万岁爷看着顺眼。

竟就这样子支应过去了。此后好多天，李体玉都给

自己涂口红，以表自己所言不虚。

还有一次，李国雄看见溥仪带着几个侍从，兴

冲冲往一个宫内太监的房里去，溥仪首当其冲，因

溥仪没有喊李国雄参与，李国雄只能远远地看着，

即刻听到屋内传来太监惊恐的声音。原来溥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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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帮下人们去看太监的下身是什么样子，几个侍

从按住太监，溥仪亲自动手脱裤子，脱掉了，看见

太监那里黑洞洞的什么也没有，好像在那里掏了

一个坑儿，溥仪就在太监的下身那里唾了一口，带

着侍从们心满意足地出来了。

溥仪还习惯于给下人们赏东西，收音机、自行

车、照相机等，在那个时代还属奢侈品的东西，只要

高兴，就会赏给下人们。李国雄就得到过照相机、收

音机、琴的贴膜，还有一串佛珠等，但是一次溥仪赏

给一个下人什么，待那人捧着盒子欢天喜地地出f-j

后，却听到溥仪在屋内大笑的声音，原来他把自己

刚刚拉下的大便作为赏品赏给那个人了。

溥仪是很信佛的，朝暮都会做佛事。也相信因

果报应。一次，他让侍从们惩罚一个童工，侍从们

竟把那个童工打死了。溥仪即惩戒了几个涉事的

下人，还自己念了往生咒。有一个叫铁琦的人，是

内廷司房的采购，但是他采购了东西，却并不给人

家钱，而是中饱私囊，终于让一家公司上门来索钱。

铁琦见情势不好，溜之乎也，却被溥仪托日本宪兵

队擒获。溥仪命李国雄代他惩罚铁琦，让把铁琦打

上一顿。然后绑了他，在院子里游行，让所有的下人

们都能看到，好引以为戒。溥仪特别告诉李国雄，等

铁琦示众完毕，就把他从哪个门里悄悄领出去，放

了他，对外面可放言说，铁琦已因贪腐不法给日本

3。r

宪兵队枪毙了。溥仪笃信佛教，是不愿杀生的。常常

身上带一个铝制方盒，里面装着消毒棉球，蚊蝇落

在身上，他就驱走它们，然而并不将它们杀死，等它

们飞走后，在它们落过的地方用消毒棉球消毒。这

都反映出溥仪这个人性格很特别的一面。

等成了阶下囚后，溥仪已没有了皇帝的尊严，

和他的一帮下人们给铅笔厂糊铅笔盒，偏溥仪又

是最笨的，不只速度慢，糊的铅笔盒还不好看。原

肃亲王的儿子宪原不敢惹别人，不敢监督别人，却

盯着溥仪不放，以很尖刻的话讽刺溥仪，溥仪也不

服他，说他世受皇恩，却薄情至此。两人的吵闹声

引来了管教干部，问为什么吵，宪原指着溥仪糊的

铅笔盒振振有词地说：“你看溥仪糊的铅笔盒，歪

歪扭扭像什么样子。”溥仪辩解道：“这也不错嘛，

比昨天糊得还好呢。”读到这样的地方，心里的感

喟自然是很多的。而侍奉了溥仪三十三年的李国

雄，在得到特赦的一瞬，竟没有去给还在劳改的溥

仪道一声别，他觉得一来他恨这个毁了他一生的

人，二来他也要避嫌。这些都是有极多的滋味在其

中的。人是利益的动物，利益驱策着人，使人一会

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一会儿是这么个角色，

一会儿又是另外的角色。

这本书是应该好好读读的，而且也应该细细

地记一记笔记。

[责任编辑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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